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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松江，终归是一个绕
不过去的历史节点。这不仅因为松江是历史上环太
湖江南经济圈的重要一环，更在于松江在中国文化
史意义上的存在，使得她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与
艺术符号。书法史意义上的松江，因陆机、陆云、任
仁发、曹知白、柯九思、朱孔旸、沈度、沈粲、张弼、莫是
龙、董其昌、陈继儒、何良俊、沈荃、张照、陆维钊、白
蕉、程十发等不同时期书画大家的出现，在助推中国
书法审美风向转型的同时，也参与了中国书法史上
几个重要段落的建构。地域文化史意义上的松江，
也因这些历代书画大家的诞生，以及诸如苏轼、米
芾、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倪瓒、宋克、杨维桢、陶宗
仪、八大、石涛等人的游历或寓居，而具有了浓郁的
艺术氛围与文史沉淀。这所有的一切，共同构成了
当代松江书法发展的传统根基与历史底色。

一、远古时期的松江古文化
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早在距今约四

千至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即今天松江境内的九峰
三泖一带，就产生了最早的古文化。在其后的数千
年中，这一古文化一直封存在松江这块土地之下，未
曾与其后松江一地的文化发展，发生紧相关联的互
动。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得以被集中地挖掘
并研究。

从此，松江的古文化开始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
之中。数年来，先后发现了广富林、汤村庙、姚家圈、
平原村、钟贾山、北竿山、佘山等七处古文化遗址，从
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的器物来看，其文化类型，主
要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赓续与变
化。从中，可以看出，松江一地的古文化，与整个环
太湖以及宁绍一地的古文化，具有非常紧密的血缘
关系。其中的广富林遗址，古文化遗留最为丰富，是
研究新石器时代末期南北文化交流和上海地区城镇
起源的重要遗址。

虽然彼时尚未有“表记符号”和“象形图形”性质
的契刻文字类型出现，但却有着较为丰富的刻划纹
饰如刻划直条纹、压划网纹、刻花、镂孔纹等，以及篮
纹、叶脉纹、米筛纹、米字纹等印纹，还有三角形、半
月形、柳叶形、丁字形等器物造型，特别是类似鱼鳍
纹饰的刻划直线条扁方足陶鼎等器物，非常生动地
凸显了上海先民逐水而居、劳动生息的生活场景，同
时也让我们看到松江先民使用工具的方式方法，与
中原地区的雄浑粗放有着一定的不同，体现了环太
湖古文明群落依托江南山水湖泽特点，所衍生出的
独特的思维与想象，以及他们对自然界形象的捕捉
与拟形技巧的运用。

上海文明史的演化，自此拉开了序幕。在经历
三代秦汉的漫长孕育期之后，时代的变迁、人群的迁
居与文化的融合，正逐渐赋予松江山水以更多的灵
性，文化的积淀也逐渐为人才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近六千年的文明史与一千二百六十年的建
城史，为松江乃至上海书法艺术的发展，留下了丰厚
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遗存，也是松江书法继续向前发
展的基础与动力所在。

二、魏晋时期的松江章草书家
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思想

大解放、社会大苦难、人群大迁徙、文化大融合的时
代。南北文化的碰撞合流，带来了极具北方特色的
生活方式、生产习俗与文化理念，并使得阳刚大气
的北方文化，在南方湿润气候的熏陶下，产生了潜
移默化的变化。一时之间，中原世家大族所带来的
浑厚质朴与阳刚雄浑，与南方山水的雄秀清婉相结
合，渐变为一种灵动飘逸的新气质与新风尚。居住
此地的人们，在这种南北文化的激荡之中，发展了
自由奔放的思想，淬炼了活跃的创造才能，出现了
一大批彪炳后世的全能型大家和开山性的文艺理
论著作。中国书法史也迎来了一个书家修养全面
发展的时代，可以说，几乎此一时期所有的书家，都
是出入文武的博学之才，天文数术、经史文章，无所
不晓，无所不精。

松江书法史上最早的书家，即是距今一千七百
余年前西晋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
吴郡华亭人），他少负英才，出入文武，不但文章冠
世，还能统兵沙场。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云间二
陆”，陆氏兄弟的文学与史学成就，堪为时代翘楚，累
世标范。二陆家住松江小昆山下，至今小昆山北麓
仍留有“二陆读书台”。

陆机与同时代的卫瓘（220—291）、索靖（239—
303），是西晋时期著名的章草三家，他们的书法是章
草向今草方向发展的重要见证。其中，陆机的书法，

向以奇古胜，善用秃笔枯锋，笔法圆浑，拙朴老健，有
秦汉古风，正好与另两位一质一妍的章草书风相区
别。

被作为故宫第一号国宝级文物的《平复帖》，即
出自陆机之手，它是“二王”书体创规之前的先声，比
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五十年以上，是现存最早
的名家法帖，被后世尊为“墨皇”和“祖帖”。此帖宋
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年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
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栓、梁清标、安岐
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
瑆。后为恭亲王奕新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
承。后溥儒为亲丧费用，将此帖出让，最终由张伯驹
购得。张氏夫妇于1956年捐献给国家。现为故宫
博物院收藏。

此一时期松江书法史上的草书大家尚有张翰、
顾野王等，其中顾野王曾撰《玉篇》，是继许慎《说文
解字》后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
字典。

三、唐宋书风在松江的流布
唐宋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同

时又是一个由法度严明向尚意书风转变的大时代。
这种大时代的书法审美变革，是松江地域性书法发
展的重要背景和风向标。

唐代是中国在经历第一次国家分裂之后走向大
统一，并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向巅峰的极盛时
代。这个时代在文学、绘画、书法、雕塑、壁画和石窟
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
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宽容与平和的
形象。重视法度与规范，使得这个时代选择了以王
羲之创立的楷书体系，致中和与遒媚清新的王氏书
法美学风格，成为唐代士人竞相追逐的理想境界，并
在其后的发展中，融入了禅学趣味，从而为五代两宋
尚意书风的形成，做了准备。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
官制度最为完备的时代。如果说，唐代的文化偏向
于雄强开合，那么，宋代的文化则偏向于文人的持节
内转。因此，宋代的文人艺术与书画传统，也出现了
不同于唐代的新气象，宋人书法更多尚意轻法的路
在上，将一种自由抒写的文化心理，尽情表露在他们
的行书创作中，纵逸劲健，剑拔弩张。宋代书家多徜
徉山水，重当下的生活状态，而对唐人极强的宗教观
念，则处之泰然。

松江一地的书法在唐宋时期的发展，主要受到
唐代政教文化与宋代文人书风的影响，属于整个时
代审美大潮流的一点涟漪。此时的松江，尚出于唐
宋主流文化的边缘，并没有发展出类似陆机这样的
大书家。尽管如此，松江一地还是开始了自身的发
展。据方志记载，唐天宝十年（751年），松江一地始
设华亭县，佛教文化开始兴盛，众多寺庙得以修建。
时至今日，松江境内尚存有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兴
建的陀罗尼经幢，即是当时的遗留之一，是上海地区
现今最古老的地面建筑；而始建于五代的兴圣教寺，
为当时江南名刹，现今松江方塔公园，尚留存北宋时
期兴建的方塔，而园中塔西侧的一块直径约二米的
大殿石础，足可见证兴圣教寺当年建筑群的宏伟。
作为唐宋时期的江南佛教圣地与山水之地，此一时
代众多的文人墨客如陆贽、陆龟蒙、张志和、陈舜俞、
梅尧臣、苏轼、米芾等，都曾驻留九峰三泖之间，或赋
诗或题字，或交游，故松江一地，尚留有众多摩崖石
刻，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到了松江一地书法
文化的发展。

四、元代文人书体的松江印记
元代的松江，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其在经

济和政治上的作用，已完全不同于唐宋时期的边缘
化与默默无闻，而一跃为南方的经济重镇，其中，棉
纺织业与水稻种植的发展，是松江的主体经济模式，
出现了黄道婆这样的纺织发明家，松江也被冠以“衣
被天下”之美誉，并与苏州两地，素有“苏松赋税甲天
下”之说。至元十四年（1354年），松江升为华亭府，
次年改为松江府，其在整个环太湖江南文化圈中的
地位，也日益权重。

元代松江的书法向文人书体发展，有着诸多的
原因，一方面受宋代文人尚意书风的余脉影响，另一
方面也与整个江南文化圈的自循环系统有一定的关
系，更重要的则是与赵孟頫在松江的带动密不可
分。赵孟頫是元代初期的书画大家，他意识到宋人
一味尚意的不足，而积极师古求变寻找方法，于是他
重新捡起了唐人尚法的理念，并着重在崇韵一路上，
将“二王”书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注重委婉冲和、姿
媚遒逸书法审美格调的宣扬，从而影响了整个元代

书坛。
据史料记载，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为松江人，赵

孟頫也因此曾长期居住在松江，并为松江一地培育
了众多书法人才，对推动元代松江书法的繁荣做出
了关键贡献。其至今仍遗留在松江的《宝云寺碑》

《前后赤壁赋》等书法碑刻作品，已成为松江书法艺
术史上的珍品。对元代松江书坛产生影响的还有高
克恭、黄公望、倪瓒等，他们或游历松江山水，或寓居
松江，或与松江僧道文士相往还，在松江留下了众多
的书画印记。

在这些书画大家的影响和推动下，松江开始逐
渐融入江南书法文化的大循环中，这对于松江地域
性的书法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是在
魏晋之后时隔近千年的又一个历史节点上，为松江
书法在明代的勃兴，做了非常充足的铺垫。松江一
地随之出现了任仁发、曹知白、柯九思等画家，以及
曹永、管道昇、唐伯让、张君锡、刘世昌、朱芾、陆居仁、
章弼、邵亨贞、中峰禅师等书家也相继出现。

到了元代中后期，当时的诗坛领袖杨维桢徙居
松江，设馆收徒，袁凯、陶宗仪皆执弟子礼，一时间东
南才俊竞相登门。杨维桢个性倔强，豪纵激越，风流
洒脱，其以行草见长，书体拗犟险怪，转折多锋棱，结
构欹侧横斜，用墨燥湿分明，截然不同于韵雅平和的
赵孟頫一路书风，并对后者书风多有批评。此时的
松江书坛，除了赵孟頫一路的影响最大外，鲜于枢、
康里子山的书风，也有相当的影响。可以说，元代的
松江书坛，开始出现各家书风并存的局面，这势必带
来一个风格多元的自由景象。

生活与元末明初的文史大家陶宗仪，此一时期
正耕读于松江泗泾，其所著《书史会要》，是这个时期
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据相关史料统计，元代松江
从事书画创作与书画鉴藏者，明显增多，这是此前唐
宋时期的松江所没有的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松江书法发展有了浓厚的民众基础。

五、明前期的松江书坛及“台阁体”书风的诞生
明代松江的书法，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是沿着

宋、元以来的帖学传统继续向前发展的。但与之前
的唐宋元相比，却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
是，明代的松江书法逐渐从江南文化的边缘走向了
中心，开始深度参与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建构。这是
松江书法发展史乃至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亮
点。

明代松江书法发展的成就主要集中于明前期与
明后期。而在具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因为书学风
尚与书家群体的不同，又有着更为细化的地域性阶
段特征。

明前期对松江书坛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三宋”
之一的宋克（1327—1387）。宋克洪武年间游历松
江，郡人多来向他学习书法，陈璧即曾随其学习笔
法。据《无声诗史》记载，宋克“少跌宕不羁，好驰马
试剑”，“家居以气节自励，性亢直”，他的草隶深得钟
王之法，但已经表现出与赵孟頫书法不尽相同的豪
健遒丽之风。宋克在松江书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贡
献，即是他对西晋陆机时代章草艺术的复兴，他赋予
章草这一久不流传的书体形式，以更为明确的法则，
便于后人深入地领悟并传承章草艺术的独特魅力。
与古章草肥厚朴拙的体态不同的是，宋克的章草，更
强调劲健挺拔，笔法精爽，结字秀美匀称，墨色妙好，
风度绰绰，并与他健劲端美的豪纵个性结合，从而具
有了新的时代审美面貌。

永乐朝“台阁体”的诞生，起于彼时的松江，朱孔
旸滥觞在先，沈度、沈粲创立在后。朱孔旸与福州的
陈登及南京的滕用亨，都服务于当时的宫廷，书法重
规范与实用的程式化，强调笔画的粗细适中，结字的
宽博匀称，以反映宫廷审美的需求为圭臬。沈氏兄
弟则在朱孔旸等人的基础上，将源于“二王”的楷书
书风，发展到了更为规范合用的“台阁体”，沈度楷书
虽源于“二王”，但更多唐人楷书特别是虞世南楷书
的风貌，字体端正秀美，笔画遒劲圆润，具有一种不
激不厉，不枯不燥，不纤不弱，不欹不宕的中和之美，
这种不彰显个性而又中正实用的书风，正是务实勤
政的宫廷上下所需要的。于是，“台阁体”书风，遂成
为宫廷的御用书体，同时也是当时科举文人书法的
主流，从而左右了一代正统书风。

成化、弘治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与宫廷治理的
弱化，“台阁体”书风开始式微，并为苏州地区以徐有
贞、李应祯、吴宽等人的图变书风所代替，而松江地
区也出现了以张弼、张骏、钱溥、钱博为代表的“云间
字习”，成为冲击“台阁体”的新力量。“二张”和“二钱”

的书法特色，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草书上，从松江书法
发展的脉络上来看，他们接续的是宋克、沈粲的草书
一路，发展了狂纵与劲峭的一面，有别于“台阁体”的
中和遒媚。

此一时期还有如陆深这样四体兼备的书家。而
比较重要的帖本，即是松江人孙克弘辑录的《兰亭帖
目》，具有一定的影响。

六、明后期“云间书派”的崛起
明后期是松江书法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也是

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巅峰时刻。这一时期为松
江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其所涉及的影响面与高度，
要远远超过前代，甚至陆机时代的松江，都无法与之
比肩。

明后期松江“云间书派”三杰莫是龙、董其昌、陈
继儒，在继承“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文人
书法基础上，在书法实践和书论建构两个方面，同时
将中国书法推向了那个时期的顶峰，开辟了帖学书
法的一代新风。

“云间书派”的主要成就在行书。莫如忠、莫是
龙父子是“云间书派”的较早实践者。莫如忠擅长古
文辞及各种诗体，有建安风骨，他的书法仿效“二
王”，尤工草圣，势若龙蟠虎卧，其行书风骨朗朗，其
子莫是龙亦善古文辞，有唐人气象，书法独宗“二王”
及米芾，跌宕多姿，小楷则宗钟繇，其行书偏于豪逸
一路。大体上，莫氏父子皆以风骨俊朗、豪逸磊落为
主调，这是他们与董其昌、陈继儒稍有不同的地方，
气质使然。

其中，以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影响最大。是宋
元明三朝以来帖学书法的集大成者，影响波及明末
及清代三百年，甚至在清中期碑学兴起后，也不能无
视他的影响和作用。董其昌才情高崇，对晋唐宋诸
家书法，皆有临习与体悟，并善于吸收，化为自己的
艺术营养，他强调师古，更强调变古。他直接以元代
赵孟頫为敌手，取与赵氏不同的观点与做法，并上溯
晋唐，而对明代画家则不甚留意，尤其是明中期的

“吴门三家”，他多“不置之眼角”，其高自彪炳如是。
其在绘画上所力挺的“南北宗论”与“文人画”，是中
国山水画史上的高峰，也是中国绘画发展到明后期
的重要理论思想。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他的书学思
想。董其昌特别强调书不求工，重视自然而为的朴
拙自然，以摒去书法的功能与装饰味道，因此，董其
昌的书风是偏向于平淡自然一路的。他还特别重视
士大夫文人内在最高精神理想的体现，这也与晚明
时期独特的政治氛围与哲学上王阳明心学思想勃兴
有相当大的关联。

陈继儒是晚明的文学书画大家，他以布衣之身，
与莫是龙、董其昌三人相互表里，在艺术主张上几乎
相同，陈继儒在文学与著述上的成就，甚至超过董其
昌。他有着非常明显的山林隐逸之气。他的书法，
从颜真卿入手，后转学苏轼、米芾，再以魏晋为宗。
他的书法，以淡逸取胜，笔画自然洒脱、清秀隽逸，用
笔多侧锋，笔力清劲遒迈，如行云流水。

此外，晚明松江的书家尚有何良俊、陆树声、陈
子龙、朱舜水等。而与书法实践相呼应，这一时期还
出现了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笔势论》，陈继儒《妮古
录》《书画史》《宝颜堂秘笈》，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书
画铭心录》等书论著作，对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家流派
及潮流，做了梳理、评价与理论总结。摹勒刻石之风
的盛行，也是此一时期松江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现
象，其中著名的刻帖就有董其昌的《戏鸿堂帖》，陈继
儒的《晚香堂苏帖》（辑录苏轼书法两百余），以及同
时期的《来仪堂帖》《洪厓阁帖》等。

七、清代初中期“馆阁体”之兴
清代初中期的松江书坛，仍然沿着董其昌的书

学传统向前发展，以帖学和行草书为主流，从而形成
了“云间书派”的赓续之势，规模和从学群体也相应
增多，影响日益广泛。与此同时，在朝代更迭的时局
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书家如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
王铎、傅山等，则以注重个性、强调气势的书风，也影
响着松江的书坛，但并未成为主流。

大体到了康熙、雍正朝，社会开始重新步入安定
与统一之后，由于统治者的勤政与个人偏好，董其昌
强调传统、注重生秀的书风，正好吻合了天下一统稳
定时局所要求的精神气象，于是董氏书风成为这个
时代新的典范，“馆阁体”遂为之兴起。

从松江走出去的沈荃、王鸿绪和张照，即是“馆
阁体”正统书风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董其昌的传
派，首先是董其昌传笔法于沈荃，沈荃又传于王鸿
绪，王鸿绪又影响了张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

整的传承序列。沈荃是明代“台阁体”书家沈粲的后
人，他是当时宫廷的书法教师，他的书法楷中略带行
意，结体紧密有节奏，端庄严整，雍容不腴，合于中正
平和的审美取向。王鸿绪的书法得米芾、董其昌神
韵，发展了二人秀润的一面。张照的书法从董其昌
入手，出入颜真卿、米芾，与沈荃、王鸿绪有所不同的
是，他的书法气魄浑厚，好作擘窠大字。张照的从孙
张祥河也颇有其祖风貌。

“台阁体”与“馆阁体”都是服务于宫廷和科举的
书体，是国家承平时代信息有效传递的规范书体，这
在以书写为主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具有积极的时
代意义。这是社会承平时代的积极气象，也是社会
走向法度与良性运作的一个重要表征。于此书体，
松江一地书家而能独占明清两朝之重任，可见明清
松江书坛与时俱进的风气之正，同时也与松江一地
元明以来较为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

八、清代中期以降松江书坛的碑学转向与海上
书派

清中期以后，金石学与考据学兴盛，碑学随之逐
渐一统天下，代替帖学，成为这个时代新的主流。此
一时期的松江书坛，受明末“云间书派”影响，仍以帖
学为宗，但也出现了碑学上升的势头。越来越多的
松江书家开始从事金石碑版的临习与研究，如张祥
河（1785—1864）即以所藏四只铜鼓命名自己的书斋
为“四铜鼓斋”，并辑录当时绘画理论著作刻印《四铜
鼓斋论画集刻》，冯承辉（1786—1840）对历代印识、
两汉碑跋以及石鼓文音训有着深入的研究，胡公寿
（1823—1886）对历代铜印特别是汉代铜印做了辑录
整理，等等，并有一批无名书家，逐渐为碑学的精神
气象与审美风格所折服，而勤于搜罗临写古代碑
版。这有力地冲击了原有的帖学体系，对近现代松
江书法发展的碑学转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松江书
坛也由此进入了碑学帖学并立的局面。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整个环太湖江
南经济圈与文化圈也发生了位移，松江在明清时期
所具有的文化地位，逐渐让位于毗邻的上海滩。中
西文化的交汇，也使得这个时代的艺术审美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时代的变局与南北文化的交流，激荡着
此时的松江书坛。当书法革命的主阵地从松江逐渐
位移到上海滩之后，松江的书家也积极地融入了近
代以来的书法革新大潮中。此时，发轫于清初以八
大山人、石涛为代表的画家书法，在经历清中期扬州
画派的突进之后，逐渐与碑学新风合流，成为一股强
大的力量，影响着松江的书画圈；行至近代，以何绍
基、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为主的碑学家的书法
主张，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
他们当中无一不是诗文书画的高手，他们融碑入书，
融书入画的本领，也为20世纪的书画家打开了画家
书法的新天地。

深受扬州画派书法和何绍基、吴昌硕等人画家
书法深远影响的松江书坛，在清代中期以降的年代
里，先后出现了通金石、宗北碑的俞粟庐（1847—
1930），以训诂见长并师法郑板桥、何绍基的杨了公
（1864—1929），书画、碑帖、金石收藏甚夥的封文权
（1868—1943），工习魏碑以书入画的张叔通（1887—
1967），以及篆模石鼓、精于刻印并师法吴昌硕的费
砚（1880—1937）与行草篆隶皆具神骨的冯超然
（1882—1954），等，他们都是此一时期松江地域书法
史上的名家。

逮至民国以后，由于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
敦煌写经卷的为世所知、以及战国秦汉竹简的出土，
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书坛。而松江一
地，在传统帖学书风占主流的大背景下，碑学已然成
为另一极重要的书坛力量，20世纪的松江书坛也先
后出现了以王绍文（1894—1975）、陆维钊（1899—
1980）、白蕉（1909—1969）、程十发（1921—2007）等
为代表书画大家，他们在糅合汉魏金石碑版的基础
上，创立了个人的书体新风，从而推动了海上书派的
新发展。

九、当代上海书坛的“松江现象”
当代松江书法，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突破，逐渐形成了书体多样、
形式丰富、风格各异的松江书法艺术特色，被上海书
法界称为海派书法的“松江现象”。松江与中国书法
界的联系，也日益广泛深入。2009年，松江区主办了
首届“平复帖杯”国际书法大赛，两年后，中国书协与
松江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第二届“平复帖杯”国际
书法大赛，此外，松江还承办了中国书协第六届理事
会。2012年，中国书法家协会通过严格评审，授予松
江“中国书法城”称号。

在当代松江的书法创作群体中，松江的书法教
师队伍，无疑是松江书坛的中坚力量。特别是近年
来，随着书法普及力度的加大，书法人才的引进，书
协会员明显增多，逐渐形成了书法教育的松江特色，
并在上海市教育系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松江
书法教育的新努力与人文松江的新发展，增加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

松 江 书 法 简 史
陈 浩

乌 海 论 坛 上 海 参 会 代 表 感 言（一）

9月16日至17日，中国书法家协会精心筹备
的“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暨
乌海论坛”在内蒙古乌海市成功举办。这是一场
检视现状、剖析问题，补精神之钙、扬理想之帆的
大型学术活动。上海有15名代表、两名入展作者
和一名中国书协邀请的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本次
活动。大家感触良多，受益匪浅，感到不虚此行，
并纷纷发表感言。

周斌：作为当代书法创作理论研讨机制的一
种改革，2018年乌海论坛以其独特的视角展开了
一场精彩的书法艺术创作大讨论。论坛的巧妙
设计，拉近了评审与创作人员之间的距离。本
人作为上海书协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直接切
入论辨语境，融入到书法创作诸多问题的大讨
论中，获得很多启迪，同时也让我产生了一些关
于书法创作方面的思考：在当下，一个文化多元
化的时代，书法的创新会出现很多问题，诸如书
法艺术的载体切换、风格探索等，刺激着包裹严
实的传统书法体系，“现状与理想”论坛试图通过
现场正方与反方的“交锋”，引发参会书法艺术家
与学者的深度思考：书法现实创作中传统与现代
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书法的未来走向与书法艺

术家的理想境界是什么？乌海论坛在当下书法
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以论辨的形式展开空前的
书法创作“现状与理想”的讨论，无疑具有非常积
极的意义和影响，相信这种让评委与书法创作人
员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将会形成良好的书法艺术
批评风气。

李滔：这次有幸参加“现状与理想——当代
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乌海之行，感触良多。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组织严密。中书协安
排活动丰富、内容充实、行程紧凑，可以说是做到
了无缝连接。上海书协代表团参会积极、学习认
真、配合默契，充分展示了上海代表团的良好形
象。二、摸清现状。通过“看”“听”“辩”等环节，
看清了当前中国书法的真实水准，听清了当前中
国书坛的真实声音，明白了当前中国书法面临的
问题，摸清当代书坛的现状。三、激发理想。从
中书协倡导的主题思想，从专家教授对问题的剖
析，从与会书家的态度表现，明白了书家应有的
担当精神。

顾琴：早在1995年（我书法本科毕业那年）因
印作入展全国第三届新人展，记住了当届展览举
办地：乌海。当时因刚参加工作不久没获准请假
未出行乌海。所以今年9月初，当市书协通知赴
乌海参加论坛活动时，我欣然而往，对于这个与
书法丝丝关联的乌金之城，我充满着好奇。

没想到这次乌海论坛的会议行程如此密集，
收获的惊喜如此出人意料之外！众名家同道老
师们讲座、答疑、辩论、报告都轮番上阵，听课从
清晨一直持续到晚上，每天都热火朝天。我情不
自禁地被带入一种自觉反省观照内心的情境中，
所涉领域囊括修心、读书、创作、教学、养德诸方
面。得以宏观的视角全面观照当代书法，再以微
观的视角深刻思考自己艺事的现状与理想。对
于近阶段的我来说真是及时雨！期待着后续的
深度思考与体悟消化。

真心感谢市书协悉心安排！真心感谢同行
老师们的一路关照！

我会记住这回“乌海之行”！

余军:有幸参加此次“现状与理想——当前
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活动。感谢中国书协和上
海书协提供此次参与学习的机会。

此次活动的重点在于“批评”二字。两天六
场的活动，既热烈有序又紧张充实，主要针对当
代书坛的时弊展开一系列的交流对话。既有学
术的探讨和观念的碰撞，也有尖锐的批评和客观
地分析。立足当代，直面现实，学术讨论，理性分
析，不同的声音，不断的交织，引发了许多思想的
碰撞，也提出许多客观而又有意义的问题，令人
深思。

在紧张而又活泼的氛围中，在现实与理想的
迷惘中，除了让我激动，困惑，也让我思潮起伏，浮
想连翩——在新的社会形式下，作为一名普通的
书法人，如何将“小我”提升为“大我”？如何提高
自己的个人修养和文人情怀？如何才能拥有独立
之精神与生命之联想？当“技已为小道”，我们又
该如何“内外兼修”，回归自然本真？如何去实现
自己的初心？如何拥有自己的“大情怀，大格局”？

此次论坛关键的意义之一就是对当代书法
提出并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想，正是有了这
些想法之后，我们才会依循大道，不断地对各种
书法现状提出否定，不断地去探索去求证，从而
不断地产生对天地人各类状态的思考与求索。
或许，这就是当代书法人的大情怀，大格局。

张丰：乌海论坛，受益匪浅，感谢上海书协给
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有几位专家的观点印象比
较深刻，结合自己的理解，在此与同道共勉。书
法家不是练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书法的创作
不是书法制作；思想也可以复制的，要有自我，反
对跟风；理想，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应该鼓励多样
包容，弱化文字的识读功能；评审要探索新模式，
要尽量避免碑眼看帖或帖眼看碑；人好不代表作
品就一定好……个人认为，评审刻意强调数据，
包括对文字、文本、书风的深层次要求，固然在当
下是必要的举措，但也不能矫枉过正，走入另一
个极端。这就如同要评判一个作家的稿件，最后
看的是文章的立意构思及文采，书写美观固然博
人眼球，若前者惨不忍睹，何以采用？反思书法
创作的评审亦如此，书法作品的立意构思及神采
才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之所在，错漏一两字似
乎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没有文化，格律者，
不用之既久，不通者多矣，况精乎？

参会代表感言


